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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吉思汗到元世祖忽必烈先后消灭西辽（1131—1218
年）、西夏（1038—1227年）、金（1115—1234年）和大理
（937—1253年）。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至
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宋，统一全国，建都大都（今北京市）。
元朝的统一，继承和发展了秦、汉、隋、唐以来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的历史传统，结束了自辽国建立（916—1125年）以来三
百六十多年间的分裂战乱局面。这是元朝对祖国的伟大贡
献。在统一中国本土的过程中，如上所述，都是以战争解决问
题的，惟独对西藏归顺成为蒙古汗国、元朝领土的一部分，主
要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的。难道是横扫欧亚大陆的蒙
古人对藏人情有独衷、网开一面，还是无可奈何、不得已而为
之。通过对凉州会盟的深入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凉州会
盟既是大势所趋、顺应历史潮流之举，有其必然性，但同时不
可否认也存在重要的客观因素和偶然性。
一、蒙古族同藏族接触的历史探源
藏族与北方蒙古高原的联系，其线索可以追溯到吐蕃王

朝时期。《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松赞干布之父朗日论
赞攻灭藏区部落首领赤邦松时，赤邦松之子莽布支逃往突

厥。吐蕃王朝建立后，当时北方的突厥、回纥都与吐蕃有通使
关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有突厥可汗到吐蕃致礼的记
载。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现的古突厥文《厥特勒碑》中，
有吐蕃使者参加突厥可汗葬礼的记载。吐蕃占领河西陇右、
安西四镇后，曾与突厥、回纥发生战争。到蒙古汗国时期，蒙
古又在征服西夏的战争中与藏族地区发生了直接接触。根据
元史记载公元 1205—1209年成吉思汗三次领兵进攻西夏，
西夏国王李安全献女讲和。1218年，蒙古再次进攻西夏，西夏
国王李遵顼逃到西凉府。到公元 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接
纳自己的仇人王罕之子，又不遣使入贡，再次率军进攻。1227
年成吉思汗领兵渡过黄河，进攻积石州，破临洮、洮河、西宁
等地，进入藏族地区。
根据藏文史籍《如意宝书史》、《蒙古教法史》、《新红史》

认为 1206年成吉思汗就已经同藏区发生了联系。当时成吉
思汗组织了一次向藏区的军事进攻。由于西藏没有较为统一
的地方政权，各地大小封建领主割据一方，各自为政。除非遇
到重大事情时才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当得知蒙古军队即将进
攻藏区的消息后，西藏各地的封建领主集会商议，决定派出

雅隆觉卧家族的第悉觉噶和蔡巴噶举派的贡嘎多吉为代表

去见成吉思汗，申明西藏归顺蒙古，并从卫藏地区携带佛像

和佛经前往蒙古地区，这也拉开了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序幕。
东嘎·洛桑赤列先生和意大利学者都倾向于这种观点，

并且杜齐（《西藏画卷》中（Tibetan Painted scrolls）1949 年英
文版，第一卷第 5页。）进一步指出成吉思汗是在 1207年进
攻西藏的。但是就西藏地方所派出的谈判代表两位学者的观
点不尽一致。东嘎先生认为，蔡巴·贡嘎多吉的生卒为
1309—1353年，与成吉思汗并非同一时代人物（《西藏政教合

一制度》），而杜齐认为贡嘎多吉“在西藏必定曾经是一位最
高统治者，因为成吉思汗准备入侵西藏时，就从他及另外头

人手中接收西藏的归顺。”
蒙文史籍《蒙古源流》中说，成吉思汗 1206年用兵土伯

特只古鲁格多济汗。《多桑蒙古史》、《新元史》卷十七中记载，
1223年成吉思汗到达北印度，准备取道西藏返回，收服阿里
部土伯特人众，致书于大喇嘛。
从以上这些可以看出，究竟成吉思汗是否与西藏联系

过，以上罗列的材料常常相互矛盾。“虽然有的目前尚无定
论，需进一步研究，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成吉思汗时代，蒙

古可汗在西藏已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或者双方可能有过某些

联系和接触。”对此王辅仁、陈庆英先生指出：“这里罗列的
材料，只是说明有些史书的记载如此，可作参考，也可作为传

说看待。在历史上抛开传说，第一个和西藏发生关系的蒙古
王室成员为阔端，而不是传说中的成吉思汗。”笔者进一步认
为不管阔端之前是否有蒙古族王室或者蒙古族同藏族社会

进行接触，可以肯定的是凉州会盟是蒙藏历史上有确切记录

的，毫无争议的两个民族统治阶层的第一次公开接触的开始。
二、凉州会盟的必然性及其客观因素
（一）凉州会盟的必然性

1.以卫藏为中心的藏区所具有的军事价值。以卫藏为中
心的藏区主要分布于青藏高原地域，其地势高峻，路途险远。
在军事上具有居高临下和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优势。公元
13世纪，蒙古族代突厥而起，成为称雄我国北方草原最强大
的民族。凭借其强大的武力优势，经过几十年的征战，终以马
上得天下，先后亡西夏，臣金宋，统一中国，第一次以少数民

族入据中原，建立元朝，并将地绝险远的藏族地区第一次纳

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图之内，使其疆域空前扩大。在如此辽阔
的疆土上，如何有效地实施其统治，对于地处险远、民风强悍
的西藏的治理便至关重要。
其次，蒙古在灭掉盘踞于西北的强大的西夏政权以后，

已为它从西南方向进攻南宋打开了一个缺口。当时，蒙古在
西北屯有重兵，其主要目的是想要从青藏高原藏区的东缘南

下，进攻四川、云南等重镇，以从西南方向对南宋政权形成包
抄之势，而这条路线主要经过藏族地区。所以，蒙古军队要开
通这一路线，首先必须取得对以卫藏为中心的青藏高原藏区

的控制。
2.以卫藏为中心的藏区所具有的经济价值。此外，以卫藏
为中心的青藏高原藏区在交通位置上极为重要，它位于中

亚、南亚和东亚三大地形板块的交汇处，是连接三者的重要
交通枢纽。在青藏高原藏区的北面，是中国通往中亚和西亚
的主要交通要道，即历史上著名的“丝绸古道”。当蒙古汗国
成功地完成了对中亚、小亚细亚、新疆以及西夏等辽阔地域
的征服之后，这条线路实际上已成为蒙古维系其西征后所建

辽阔帝国的命脉线，保证这一线路的畅通乃成为蒙古的当务

凉州会盟推动了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
罗 旦

（中央民族大学 藏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本文通过对凉州会盟本身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并放眼于其后的元代历史，探讨萨班和阔端会盟我们耳
熟能详的意义之外，通过对此次会盟中一些细节及其影响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力图呈现出一种角度不同但具有历史

厚度、不失真实的一些实质性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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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急。如果让藏区这样一个处于重要经济枢纽的辽阔区域置
于蒙古汗国统治圈之外，对于蒙古的西部阵地显然是极不安

全的。
（二）凉州会盟的客观因素

1.西藏地方没有组织大规模反抗运动的能力。如前所述，
蒙古军侵入藏地后攻占焚烧寺庙，屠杀僧众，仅有零星抵抗

并很快熄灭。多达那波军队驻留当地一年多未再发生武装冲
突，这与蒙金、蒙宋战争中原人民历时多年，顽强抵抗截然不
同。西藏方面没有进行有力的抵抗，其一，是因为西藏没有一
个强有力的政权象金和南宋一样，可以动员广大人民，调动

足够资源全力抵抗。西藏自九世纪吐蕃王朝瓦解后就长期处
于大分裂中，以后再未实现统一。到 13世纪中叶蒙古人兵临
时，他们难以步调一致地组织大规模的抗蒙战争；其二，是因

为西藏各界久闻蒙古兵所向披靡，如洪水猛兽，不可阻挡。藏
地已经被他们的军威所震慑，丧失抗敌信心和勇气。蒙古军
几次西征和灭西夏，灭金攻宋，战功赫赫，藏族百姓早有所

闻。再加上长期内乱，元气大伤，西藏方面已无力进行坚强的
抵抗；其三，蒙古人的进攻也只是试探性的进攻，意在看是否

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否则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其

胜算还是很大的。
2.西藏特殊的地理和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非蒙古人以武力
可简单征服之。西藏地处雪域高原，道路崎岖，空气稀薄，地
形复杂，交通不便。即便今日，内地人进藏生活都很难适应。
当年成吉思汗西征胜利班师时，原想从印度河岸假道吐蕃回

来，就因地形险阻，难以通行而改循原路返回。多达那波军队
只推进到藏北和拉萨一带，未继续深入卫藏，恶劣的环境定

然给其行军带来困难。且不说这支军队孤军深入，就是蒙古
大规模进军，西藏的地理环境也将给其军事征服设置极大的

障碍，使其损失惨重，得不偿失。
另外，整个西藏地区人口较少，生产力水平不高。这种情
况决定了蒙古方面就是大量派兵，在西藏广阔而相对贫瘠的

土地上，也将无法保障军粮的供给。因为西藏不象新疆一样
耕地广阔，气候适宜，士兵可以长期驻屯。如果单靠内地运输
军粮来支持大部队，仅运输也将耗费惨重，和打一场持久大

战一样。就算蒙古军队能克服艰难险阻，一部分一部分地征
服西藏各割据势力，没有经济基础，也将无法长期驻守和最

终控制西藏。
3.西藏宗教各势力寻求靠山的共同心理特征为凉州会盟
的圆满进行奠定了现实基础。9世纪以来，吐蕃社会在长期的
分裂中向前发展。各教派在长期的发展中保持了一种相对的
势均力敌，各个势力都想借助外力打击对手。据东嘎·洛桑赤
列著的《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一书称，早在 1239年，西藏
各教派已纷纷派代表到蒙古地区去，给自己找靠山。尽管这
一材料真实性仍值得考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凉州会

盟后西藏各地方势力纷纷迫不及待地寻找靠山的事实，如帕

木竹巴、雅桑巴归顺了旭烈兀王子；止贡巴归顺了忽必烈王
子；达陇巴归顺了阿里不哥王子等，进一步说明当时各个势

力寻求靠山保护其利益的共同心理。
三、凉州会盟的实质意义
历史上的凉州会盟决不是一次简单的和平谈判，当时蒙

古大军扫平了蒙古各部，消灭了西夏王国，占据了北中国广

大的疆域，凉州王阔端虎视眈眈陈兵卫藏边境，战争一触即

发，然而具有完全不同历史习俗和宗教传统的两个民族却出

乎意料地和平统一了，避免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杀戮和征伐。这一
切毫无疑问地归结为“凉州会盟”的历史功绩。具体表现在：

1.凉州会谈的圆满结局，结束了吐蕃王朝之后长达四百

年的分裂动荡局面，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逐步定型。随着九
世纪吐蕃王朝统一政权的崩溃，在西藏出现了许多王族后裔

和地方势力的割据政权，同时，随着反佛势力的消沉，藏传佛

教经上下两路的弘传得以复兴，出现了宁玛派、噶当派、噶举
派、萨迦派、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等大量教派。各世俗割据
政权及各佛教教派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彼此吸收消融，或者在

世俗割据政权身上孳生出教派力量，或者在佛教教派身上发

展出世俗权力，这样，一个个割据状态下的政教合一制政权

在后弘期时纷纷出现。这些教派既在宗教上各树一帜，又是
社会上割据一方的僧俗封建领主集团以及互不统属、各据一
方的小政权。其所实行的制度虽具有政教合一的性质，但无
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显得简单、粗糙，未臻完备，所以
可以把它称之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萌芽阶段。
直到凉州会盟后，西藏结束了后弘期政权纷立的割据局

面，在原来萨迦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统一全藏的政教

合一制政权，西藏的政教合一制才开始真正定型。萨迦政教
合一体一跃而成为全藏范围的政教合一地方政权，从而使得

政教合一制从分裂割据时期的雏形阶段发展到在西藏的完

全确立。随后 14世纪中期帕玛珠巴地方政权的建立到 17世
纪中期为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时期，17世纪中后期格鲁派政
教合一制度的建立也标志着这一制度发展到了顶峰即政教

领袖由达赖喇嘛一人同时担任。
2.为藏传佛教首度在藏区之外乃至全国大规模发展奠定
基础。诚如前面所提到，随着九世纪吐蕃王朝统一政权的崩
溃，在西藏出现了许多王族后裔和地方势力的割据政权，同

时，随着反佛势力的消沉，藏传佛教经上下两路的弘传得以

复兴，但也主要是在三地藏区发展，当然藏传佛教也在有限

的范围内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影响。如根据《萨迦世袭史》记录
西夏王邀请藏僧到王廷担任国师。但凉州会盟直接为藏传
佛教在蒙古王室甚至整个蒙古族的传播起到了显著的推动

作用。
3.萨班·贡噶坚赞和阔端对于祖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伟

大贡献正是萨班最早建立起西藏地方与蒙古王室之间的直

接政治联系。经过萨班的努力，蒙古汗国对于西藏基本上没
有进行军事征伐。由于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西藏地方正
常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保证，藏族的封建经济也由此而得到持

续的发展，这些都是符合藏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萨班坚持
自己的政治主张，竭力说服持各种不正确见解的人，将自己

的晚年献给了祖国的统一事业。
同样，为了祖国和平统一，阔端忍辱负重，放弃汗位，以

汗国名义颁发诏书，亲派助手多达那布将军和女儿萨日朗一

起前去邀请西藏高僧萨班来凉州会谈，才促成了凉州会盟这

一具有里程碑式历史事件的实现。
凉州会盟已经离今天八百多年了，萨班和阔端顺应历史

潮流之举，对于西藏从此正式纳入中国版图，推动了祖国统

一大业的实现，其历史功绩必将名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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